
男人部落，中年丧妻
李先后正在审理一个民事案件

时，忽然接到一个不祥电话，老婆在
回老家的路上出车祸了。他顿时傻
了，惊道：“完了，完了。”

跟他报信的电话只说老婆被撞
伤了，没说已经停止了呼吸，怕他受
不了，电话里只说伤得很重，让他急
速赶到。等他焦急地走在路上时，不
断打电话问在哪家医院，对方却一直
让他去现场，他还发了很大的脾气
骂，为什么还不送医院，却丝毫没往
更坏里多想，终于他赶到了，自己却
傻了一样。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
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一切摆在
面前，妻子安静地躺在一袭白布下，
他看了看不远处已经凝固住了的血
迹，仿佛有点不情愿地蹲在白布旁，
伸手轻轻地掀起白布。妻子脸上并
没有血，只露出很痛苦的表情，眼也
没完全闭上，好像平时和他调情时一
样半睁不睁的样子。他看看围观的
众人，还是伸手为妻
子抿了抿眼皮，这才
又抬头看看天，眼泪
不由自主地顺着眼
角下来。

事故和丧事办
完后，已经过去半个
月 了 ，李 先 后 才 上
班。

不管是男人还
是女人，寂寞就容易
胡思乱想，总能把过
去自己最美好或最
思念的事想出来，李
先后就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又一次不自觉地想起少年的
事来。

那是在他八九岁的时候，他从小
个子长得快，理所当然地成了自己家
那一带的孩子王。邻家有个小妹，才
四五岁的样子，常常只是静静地看他
们疯玩，他们打闹的笑时，她也跟着
怯生生地笑，看样子很想参加进来却
又不愿参与进来。一次，他大胆地走
过去对她说：“别怕，来和我们一起玩
吧，没人敢欺负你。”

他们从此成了好朋友。
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忽然下

起了瓢泼大雨，老中医晒的中草药眼
看着就要被雨水冲走，大人们都在睡
午觉没人帮忙，李先后看到后，一招
手就有几个小朋友一起跑来，不顾豆
大的雨点儿打在头上帮老人抢收，孩
子们身轻腿短跑得飞快，老人很感谢
他们几个，就拿出五块钱让他们去买
东西吃，李先后看老人递过的五元的
票面，又是一招手，大家冒着瓢泼大
雨一溜烟全跑走了。

看着几个孩子的身影消失在大
雨中，老人感叹地说：“这孩子，挺义

气。”
从那以后，这孩子就成了老人家

的常客，也得到老人的喜爱。
在他高中毕业的一个周末，他大

着胆去老医生那儿看看，想遇到小妹
妹好说几句话。听老人说，女孩的父
亲也就是他儿子，升了部长，搬到县
委大院去住了。突然之间，他感觉自
己这个小市民不配跟人家玩了。他
转身刚要走，小妹妹从屋里仙女一样
飘出来，悄悄给他手里塞个纸条，又
风一样飘回去。

他急匆匆跑回家，把门闩上才从
兜里掏出纸团：晚上在东郊的棉纺厂
北门第三棵树下。

李先后去得太早，天上的半个月
亮还不是十分明亮，星星也只有看不
清的几颗。他在那儿等一个多小时，
半个月亮明亮了，星星也多了，小妹
才姗姗而来，也不跟他打招呼，一直
往郊外的方向走去，他心跳着在后面
不远不近地跟着。这样一直走到了
很远的一片稻田地头，她才站下来并

没扭头看他。
李先后走到她面

前却不知道说什么，只
好一个劲的挠头，小妹
也较劲一样的不说话，
他觉得实在挠得没趣
了，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高中毕业了，可能
要下乡。”

“哦。”她只这么
一声依然没了下文。

“我们不知道还
能不能见面。”

她没再回话，又
一次伸来手，他急忙

去接。接过来就着月光看，是一个小
手帕，上面没有花儿却栩栩如生地有
两只蝴蝶在飞。李先后醉了。

“我要走了，不能回家晚了。”说
完她就真的走了，李先后还没醒过
神，觉得这约会也太简单了，走出几
步外的小妹说：“我是那只小的。”

此时此刻，他又一阵冲动，产生了
要回老家找一找老医生，打听一下昔
日的小妹妹现在何处，过得好不好。

李先后回到老家，打听老医生家
里的情况，家人说老医生早退休了，他
儿子当了县长听说还要高升，说他的
两个孙女早嫁人了，是一个穿法官服、
长得很帅气的青年和女孩子一起常回
来，弟媳还咂着嘴说，那真叫做般配
啊，弟弟也表现出羡慕或是赞扬的表
情，还说老杨家祖上积德，儿孙都是好
样的。李先后当面也点着头，心里却
很酸楚。他还是找到她所在的南明市
医院，一打听，原来她去重庆进修了。
再想想，还不知道人家到底爱没爱过
自己，或许自己只是一厢情愿
呢，犹豫了两天，就无精打采
回到省城自己家。 1

“我是和我丈夫一起来的。”法国
夫人在一旁说道，“我把他介绍给你
吧，小姐。”

一位戴着墨镜的老绅士走进了
久美子的视野。他的头发几乎都白
了。然而那张脸，分明是日本人的
脸。不，久美子其实早就见过这张
脸了。在方丈小屋宽敞的走廊上，
他曾与这位夫人一同落座，眺望着
庭院中的山石。那侧影，至今留在
眼底。

当老人走到久美子面前，墨镜
之后露出的却是温柔的眼神。

夫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对丈夫
小声说了几句话，然后便独自走开
了。

“去海边看看吧。”老人对久美
子说。

久美子不禁心如鹿撞。真是不
可思议，她明明是第一次与这位老
人说话，但却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
亲昵。节子的丈夫芦村亮一都不曾
让她有过如此亲近之感。

“我叫野上久美
子。”

“噢……”
老人深深地点

点头。墨镜后的眼睛
凝视着海面，仿佛他
是在用全部身心听着
这个名字。

“对了，我也得
自我介绍一下才是。
我叫凡内德。”凡内
德的余光注意到了久
美子的神色，他微笑
着说道，“不过谁都
觉得我是一个日本
人。”

“您在日本住过很长时间吗？”
“是的。”老人点了点头，“我在日

本上了大学，之前也一直在日本生
活。”

久美子沉默着。
“小姐，”老人面朝大海，轻声说

道，“令堂可好？”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托您的福，家母很好。”
不知不觉中，她就用起了和日本

老人说话的口气。
“是吗……那就好……能有你这

样的女儿，令堂一定很高兴。”
久美子默默低下头——好奇怪，

为什么老人只问母亲，不问父亲呢？
照理说这种情况不是应该问“你父母
可好”吗？

“挺好。”老人温文尔雅地点了
点头，“看小姐这个年纪，想必婚
事将近了吧？”

久美子露出微笑。初次交谈的
人说这些也许太过唐突了，可是久
美子毫不在意。为什么自己一点都
不介意呢？只能归结到老人对她那
种神秘莫测的亲昵感。

“那令堂就是喜上加喜了。”那

口气就好像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一
样。久美子没有一点抵抗心理，反
而觉得自己慢慢融入了老人的情感
中。

回过神来，久美子蓦然发现，
老人从胸口掏出一块手帕，隔着墨
镜擦起了脸。

老人好像也注意到了久美子的
视线，自言自语道：“海浪的飞沫
飘到脸上了。”

之后，老人赶忙补充道：“我
明天就要离开日本了。”

“哎呀，您要回国了吗？”
“嗯，是的。”老人坐在原地，

微微动了动上半身，“在日本的最
后一天能见到小姐，真是幸运啊。”

“非常愉快。”他说道，“我有
一个问题想问问小姐。”

“什么问题？”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就像见到了一位很

久很久没见过的亲人一样，好像见
到了自己最想念的人。”

老人深邃的眼
神凝视着久美子的脸
庞：“真的吗？你真
的那么看待我吗？”

“是的，虽然和
初次交谈的人这么说
很失礼……”

“哪里，哪里，
谢谢你，谢谢。能听
到这句话，我心里真
的是太高兴了。”老
人猛一点头，“小
姐，我有个无礼的请
求。我想给小姐唱一
首我小时候喜欢的歌

曲，作为在日本最后的纪念，小姐
可肯赏光听一听？”

久美子微微一笑：“请，您请
唱吧……”

老人挺直背脊，面对大海，开
始哼唱了起来。

也许因为年代实在久远，大半
歌词老人已经忘却，不过，久美子
情不自禁地和着老人一起哼了起来。

野上显一郎一边低声吟唱着，一
边也默默地把女儿歌唱的声音和样
子铭刻在心田。

乌鸦叫
为啥叫呀叫？
因为在那高山上
有它七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
等着它回家
……
两人的合唱声盖过了涛声，声音

飘向海面，又缓缓沉入海底。一股难
以名状的感动，突如其来地涌上久美
子的心头。

她忽然想起，这正是自己上幼儿
园时妈妈教会，并和妈妈一起合唱给
亡父听过的那首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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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女儿茶里三声叹
杜 静

这江南茶，又叫女儿茶的，其实，
最早是被人当做解暑的一种民间饮
品。因为它所用的器具简单，平民百
姓皆可品饮，只那么一壶开水青山绿
水的浸泡，袅袅的香气便在大街小巷
中流淌出来。

安阳的市井小巷也是那样古朴
而湿润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踏在青石
板铺就的路上，身后拖着长长的青丝
乌发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佳话，女
儿茶就在这样的茶乡故里一传就传
了上千年。而我坐在这古朴的小镇
里，却胆怯起来，恍惚起来，脑海里
浮现出我亲爱的舅母来。

舅母爱饮茶，尤其是擂茶，这让
人跟她的粗枝大叶和对生活的毫不
讲究联系不起来。舅母原籍湖南，小
时候因为家里穷，女儿多，在 15岁那
年便被她的养母带至山东抚养，长大
后并在北方成家，从此便与故乡千里
相望。在北国生活的她从此也有了
北方女子的豪爽，干起活来干练麻
利，说起话来竹筒倒豆子噼噼啪啪，
就她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却有着
对女儿茶缠绵不断的依恋。我现在
想来，定是她自小离家的缘故吧，千
里相隔，多年不见，唯有喝一杯女儿
茶，在她的心里才能够勾起她对家乡
的回忆。

女儿茶分很多种，在南方茶区，
勤劳的各族少女自古以来都是茶叶

生产劳作的主力军，她们常常迎着
朝露，顶着烈日，冒着风雨，踏着夕
阳，早出晚归，采茶制茶。茶叶融入
了她们的情感，茶叶寄托了她们的
希望，她们采制的茶叶因此被称为

“女儿茶”。少女时的舅母便是那群
茶姑里的一个，耳濡目染中的她更
是对茶有了一份深深的感情和牵
挂。来到北方后的她更是常常感
叹，什么时候我再能回到家乡采一
次茶。

擂茶不是大茶种，也只有湖南
一带的人才经常喝得到它，在以前
交通经济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喝
到擂茶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舅母
长期干农活，当她一有时间便坐在
院子里品一品她喜欢的擂茶，这也
是她农忙里难得的休闲时光。做擂
茶的过程也是她享受的过程，只见
她坐在院子的竹椅上，双腿夹住一
个陶制的擂钵，抓一把绿茶放入钵
内，握一根半米长的擂棍，频频舂
捣、旋转。边擂边不断地给擂钵内
添些芝麻、花生仁、草药、黄花等。
待钵中的东西捣成碎泥，茶便擂好
了。然后，用一把捞瓢筛滤擂过的
茶，投入铜壶，加水煮沸，一时间满
堂飘香，香气四溢。她说，在她的家
乡，男女老少天天都要饮茶。塘上
的茶壶，终日热气腾腾，茶是他们生
活中最普通和必不可少的饮料。逢

喝到高兴，她就拉了我到身边，一边
摸着我的手，一边说：“瞧我外甥女
这手长得多好，细细长长的，是采茶
的好料。”

有一年，正遇上茶贩来我们小城
卖茶，各种各样的茶式，在集市上摆
满，舅母便定定地站在集市上，从这
摊看到那摊，仔细地辨认，认真地挑
选，出生茶乡的她辨认茶质的好坏最
为拿手，连茶商也不得不惊叹她的技
术。满载而归的她回家后便把煮茶
当做一件大事来做，天天给我们换着
样煮茶喝，弄得我们大家都没一顿好
饭吃，我却总算跟着她弄懂了什么叫
阿婆茶什么叫姑娘茶。

如今，南方的茶越来越寻常地流
入了寻常百姓家，各种茶楼、茶庄开
得热热闹闹的，我的舅母却再也看不
到了。

那一年我一直以为她会好的，是
她在病床上给我戴上了结婚手镯，那
是她离开家乡时带来的唯一物件。
我傻乎乎地说：“舅母，你病好了我就
带你去喝茶，喝最好的擂茶。”她只是
笑，声音却没有平时洪亮了。那一年
没有过完，她便走了。

都说人生如茶，茶如人生，殊不
知，那茶水酝酿的全是人世间最平凡
的生活，最宝贵的情感。那采茶女子
来了，袅袅娜娜的，身后是长长的雨
巷，绵绵的过往……

深圳笔踪
王继兴

漫步大芬油画村
画笔一支犹似魂，画家蜂拥聚大芬。
画廊阁楼争琳琅，斋号门店挤缤纷。
名山大川绘巨制，秋林烟村写小品。
莫道色彩太炫目，满街俱是赏画人。

漫步观澜版画村
昔日久仰陈烟桥，今日访问版画村。
雕楼池塘风尚古，竹丛蕉荫景象新。
院院画廊色惹眼，户户翰墨香可闻。
比邻而居竞异彩，喜看俊秀蔚成林。

访大鹏府城
大鹏湾畔大鹏城，近代史上留英名。
三代五将镌口碑，干云豪气化雄风。
枯草残碑斑驳墙，深巷人家明清井。
悠游踱步石板路，百年风云涌胸中。

在海岸摄日出
海风若丝软酥酥，曙光如缕收晨雾。
乾坤万里豁然亮，朝阳一轮喷薄出。
碧蓝海波荡渔舟，峥嵘云霞舞白鹭。
快门快慢不细计，老夫拍的是心图。

踱步“碧海云天”小区
“碧海云天”画意浓，树葱茏，花艳红。
竹丛掩映，通幽有曲径。
清溪迤逦潺潺流，声叮咚，小桥横。

手推婴车款款行，拂面风，柔且轻。
爱孙学语，咿呀如啼莺。
老夫醉意沁肺腑，乐融融，天伦情。

听南国夜雨
梦境破碎夜雨狂，闪电亮，惊雷响。
忽远忽近，戛然炸枕上。
雨鞭猛抽窗玻璃，若倒海，似翻江。

雨住时分天未亮，风拂帐，夜觉凉。
露滴芭蕉，依稀琴声扬。
寻梦又沉诗境中，醒来时，霞映窗。

品南国早茶
他乡故旧约两仨，
肉粥凤爪乌龙茶。
临窗兼品烂漫霞。
盘中味道如初恋，
壶里光阴似梦华。
倍觉诗意在天涯。

新书架

《斗宴》
陈以玄

烟花三月“名楼会”，扬州三大酒楼
各逞绝技，美味层出，局面难解难分之
际，变故陡生——来自北京的神秘刀客
突然现身，招招指向各道菜的要害。三
大酒楼输得心服口服，神秘刀客却并不
就此罢休，决然在瘦西湖边摆下“春江
花月宴”，独身挑战扬州菜系！

决胜之宴，扬州厨界面临绝境，唯
有找出已消失八年的“一刀鲜”，做出两
百年前乾隆亲笔御封的第一名菜“烟花
三月”，才能扭转战局。

岂料，这正是神秘刀客苦心孤诣设
下此局的目的所在！

以命为赌的最后一战，“一刀鲜”是
否会如愿而出，挽救危在旦夕的局面？
传说中的第一名菜，竟关系着南北两大
厨神家族的百年恩怨……

周浩晖，生于江苏扬州，清华大学工
科硕士。周浩晖既是当代推理悬疑小说
名家，著有“刑警罗飞系列”作品《凶画》

《鬼望坡》《死亡通知单》等，也是当代美
食小说第一人，对家乡扬州的美食更是
研究颇深，著有《三吃三套鸭》《拆烩鲢鱼
头》《欢喜霸王脸》等美食故事。

古诗词里童趣多
刘昌宇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池上》中写
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
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是一幅充满
童趣的画面：天真活泼的小娃撑着一
只小船偷采白莲，回来时却不懂隐藏
自己踪迹，荡开的浮萍中有一条水道
船尾闪现，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读来温馨可爱，孩子憨态跃然纸上，
让人忍俊不禁。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
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
种瓜。”这首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
田园杂兴》把乡村儿童玩耍之余会为
父母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的形
象描写得栩栩如生，让人感受到他们
的懂事与好奇。而南宋豪放派词人
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里却这样写

道：“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大儿
和二儿，都在忙活着，小儿却耍无赖，
横卧在溪头草丛，剥着刚刚采下的莲
蓬。短短数句，一个顽皮淘气的孩童
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从中体味
童心灿烂，童趣盎然。

李白的一首《长干行》更是情真
意切、滋味韵长。在诗里他写道：“郎
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
两小无嫌猜。”在这里，童男童女一起
嬉戏、天真无邪的情景，让人情不自
禁地想起，自己小时候与小伙伴们玩
过家家等游戏画面。全诗朴素真实、
句句含情，直抒胸臆，表现了童年那
种最真挚、最纯净的美好情感——

“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千百年来

这不知拨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令人
乐从中来，不由得怦然心动。

童心如花，童趣美妙。“篱落疏疏
一径深，枝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
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首宋代
诗人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堪称
是童趣诗里写得最为著名的，诗人把
儿童在明媚的春光里，追蝶的欢跃情
态写得活灵活现，让现代忙碌的人们
心生向往。唐五代的胡令能《小儿垂
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
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
应人”。黄庭坚《牧童》：“骑牛远远过
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白居易《观
游鱼》：“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
弄钓舟”。苏轼的《初夏睡起》：“日长
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诗中
都真切地写出了儿童日常生活的情
趣，读来朗朗上口，让人倍感亲切。

透过这一首首生动的童趣诗，又
勾起我们对童年时光天真烂漫的回
忆，体会到童心的纯真与好奇，真是
别有一番情趣。

博古斋

寿山石印章
陈永坤

寿山石是叶蜡石的一种，质地致
密松软、通灵凝腻、绚丽多彩。品种
有产于水田中的田坑石、产于溪流水
洞中旳水坑石和产于山洞中的山坑
石三种类型。尤以田坑石(又叫田黄
石)最为名贵。其石明莹透彻，色如
蒸栗，极不易得，稍大一块就价值一
两万元，故有“一两田石一两金”之
说。淸朝末代皇帝溥仪 1951 年在抚
顺战犯管理所时，曾交出一套祖传宝
物——乾隆皇帝的田黄石印章，共三
钮，是由活链衔接在一起的，雕工细

腻，精美绝伦，可谓当今世上田黄石
章中的佼佼者。

用寿山石制作印章，必须根据开
釆出来的石头形状、色泽、纹理进行
取材和艺术加工，通常要通过制坯、
刻钮、磨光、上蜡几道工序才能完
成。在石章上雕刻加工又分为“刻
钮”“薄忌”和“线刻”三种。“刻钮”即
在石章头部雕刻成走兽、博古、翎毛、
果蔬等钮头。“薄忌”即在石章表面作
一些浅浮雕，根据石料的天然色泽及
若干裂痕、砂点等弊病，依石就势，镂

刻成鲜花硕果、山水人物、鸟兽鱼虫
等，顺理成章，十分自然。若利用得
当，甚至异峰突起，妙趣横生。“线刻”
即在打磨得十分光亮的石章上依据
石头的纹路和形状，用修光刀刻画一
些山水景物加以装饰而成，脉络分
明，气韵生动。

这些印章经磨光和油蜡拭搽
后，镶在以绸布为衬底的装潢盒内，
既是艺术欣赏品，又是实用工艺品，
深受人们、特别是印章收藏者的喜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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